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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安宁疗护，创立济南市启明星生命关爱中心

向死而生，他帮300个家庭与死亡和解

··生生死死观观

记者 陈晨 徐宁

90多岁爷爷跟
“数字”自己的对话

去年中秋，在上海创业的
林志趁假期回到山西老家，为
自己90多岁的爷爷做了一个

“数字分身”。看到屏幕里可以
跟自己对话的“数字”自己，林
志说爷爷感到惊喜，也不住感
叹科技的进步。

90后小伙林志已有多
年创业经历。AI“复活”的
想法，最早出现在林志脑
海里是2020年。那时他的
姥爷去世，在上海的林志
想，要是能有一种方式让
姥爷活下来就好了。

林志的爷爷是他用公
司团队研发的程序复刻的
第一人。去年中秋，林志对
爷爷的生平进行了大量采
访，随后将爷爷的照片、视
频、语音以及文字资料等
导入程序，几秒钟就生成
了爷爷的“数字分身”。

屏幕上是爷爷的图
像，林志按住屏幕上的按
钮开口，“爷爷您今年多大
了？”话毕松开按钮，屏幕
上的爷爷张口说，“我今年
91岁了”。“数字爷爷”说话
时，还伴随着轻微扭头和
眨眼。

“经过训练，数字分身
会跟本人越来越像。”林志
解释，可以随时在程序里
更新数据，比如他更新文
字资料“孙子林志今天接
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
访，感觉很开心”。之后再
跟“数字爷爷”对话：您孙
子林志今天发生了什么
事？“数字爷爷”可能就会
用爷爷平时说话的方式讲
出这件事。

成功复刻出“数字爷
爷”，也让林志懊悔，为何没在姥
爷生前多多收集他的数据信息，
好寄托哀思。

是承载思念

还是揭伤疤？

2022年底，以ChatGPT为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
erative AI）掀起了人工智能领
域的新科技浪潮。今年，“人工
智能＋”行动首次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2月，音乐人包小柏用AI
“复活”女儿，让AI“复活”技术
开始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接
受采访时，包小柏说，丧女后，
他和妻子陷入巨大的思念和悲
伤中，如今每天跟“数字女儿”
聊天成了习惯，也得以慰藉。

很快，AI复刻数字人成为

不少网友寄托思念的工具。
除了成为一种新的缅怀方

式，在林志看来，AI复刻技术
用在活着人身上也大有用途。

林志的一位投资人给自己
5岁的孩子制作了一个“数字分
身”。孩子会背几首诗了，又学
会了几个英语单词，今天去哪
里玩了……都可以用“数字分
身”记录。一年年的记录，等孩
子长大，可以和家人一起回顾
自己的变化。

面对新兴的AI“复
活”技术，有人认为复刻
出的数字人都是假象，更
有网友直言无法接受，

“何必打搅亲人的安眠”。
在AI“复活”明星被诟病
为流量密码时，也有网友
担忧，此前AI换脸技术被
利用成为一种新型诈骗
手段，会不会有人再次利
用AI“复活”技术进行诈
骗？

鼓励AI新技术发展
用好这个工具

正在从事AI创业的
林志表示，不排除有人通
过非法手段获取技术牟
利，扰乱市场秩序，行业
乱象确实存在，也一定要
严厉打击。

为了更加规范，林志
团队要求客户在复刻他人
时必须出具获得他人授权
的证明。如果想复刻去世
的亲人，必须提供跟逝者
的合照并签署相关协议，
保证尊重隐私，没有侵权。
下一步团队会借鉴对接现
有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
等，还将与大数据、电信等
部门联动，“越来越合规，
才能走得更远。”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
表示，对于AI“复活”技

术，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
规范，但民法典设置了人格权
编，因此在使用AI技术复刻人
时应受相关法律规制。未经授
权用AI技术“复活”已逝明星
就侵害了明星家属的人格权
益，钟兰安表示，相关责任人应
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的相关民事法
律责任，如果情节非常恶劣，构
成犯罪，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作为一项新技术，AI“复
活”亲人能满足部分人的一些情
感需求。但在行使AI“复活”亲人
这项权利时，要考虑到权利的边
界。AI技术公司在使用AI技术
时，同样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还要考虑到这项技术可能带
来的一些伦理和法律上的冲突，
积极采取必要技术手段防止这
项技术被他人滥用。

记者 陈晨 见习记者 刘志坤

肿瘤病房里的一场“戏”

“赶紧过去，12床不行了。”护
士的喊声传遍山东省立医院肿瘤
化疗科。这是2012年的一个普通
周一。一大早，科里正在进行交接
班，几乎所有的医生在听到喊声
后，赶到了12床。

患者是一位肺癌晚期的中老
年患者，入职两年的陈健鹏是他
的主管医生。实际上陈健鹏早就
预判到这名患者的死亡，但作为
医者，他认为应该尽全力抢救。半
小时的胸外心脏按压，没有从死
神手里抢回患者的生命。医学上，
此时可以宣布患者临床死亡。

就在陈健鹏准备停下时，患
者的两个还在读大学的孩子扑通
跪下，一人抱住陈健鹏的一条大
腿，“陈医生，你救救我父亲，我还
没好好跟他说话，还没跟他告
别……”面对家属如此强烈的抢
救意愿，陈健鹏告诉记者，“我们
不得不再去做没有意义的抢救。”

又是快半个小时的按压，忽
然“咯噔”一声，陈健鹏的心一沉，
他判断，患者，或者说逝者，肋骨
断了。陈健鹏停了下来，即使家属
仍在苦苦哀求。

晚上回到家，陈健鹏觉得胸
口特别疼，他想到了患者临终那
刻的痛苦。更觉得，医者用治病
救人的本能，全力以赴上演了一
场以临终者痛苦离世为代价的
戏给活着的人看。

过去大部分家属都存在这
样一个生死观，以为全力抢救就
是尽孝，医生也在积极配合过度
医疗，这会让病人增加无端的痛
苦。“不应该这样。”从那时起，陈
健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死亡，有时是一份礼物”

“世间没有哪一种帮助的意
义，大过于帮助一个人好好地
死。”2014年年底，陈健鹏从一本
书中看到这句话，泪流满面。陈
健鹏想，帮一个人好好地死，就
是帮助他好好活到生命的终点，

“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
命。”

2014年，陈健鹏开始致力于
安宁疗护。“病人应该是一个有着
各种文化背景，有着自己独特经
历，对身体、心理、社会甚至对人
性都有一定诉求的人。”陈健鹏

说，安宁疗护做的，不仅仅是给病
人装在瓶子里的药，还有一双伸
出去安抚病人的手以及温暖人心
的语言。

很快，2015年年初，陈健鹏关
注到一名卵巢癌晚期患者黄甜

（化名），还有两三个月时间，她的
生命就要走到终点。多种原因叠
加，陈健鹏果断请假一个月，赶到
潍坊临朐，为黄甜进行居家安宁
疗护，指导她用药，指导家属如何
更好照顾她，以及帮她解开心结，
完成心愿。

30岁左右的黄甜已婚未育，
母亲早早离开，父亲再婚后，她跟
父亲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从确
诊癌症晚期到生命走到尽头，仅
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在黄甜的生
命还剩不到24小时时，她说了这
么一番话：我不再惧怕死亡，有你
们给予我的这些美好与爱，这辈
子值了。

确诊癌症晚期后，黄甜跟过
去追名逐利的生活彻底告别，爱
人对她不离不弃，陪她感受了日
出日落，她还完成了跟父亲的和
解……她觉得，患病后这一年多
的生活比过去30多年的生活都要
精彩。从黄甜身上，陈健鹏看到，
死亡有时是一份礼物，当我们知
道生命的终点时，会加倍珍惜眼
前人，加倍活出生命中的美好。

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
一项全球死亡质量排名报告，在
80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大陆排
名71，尽管这一排名在2021年升至
53名。陈健鹏认为，原因之一是安
宁疗护理念未在中国大力推广。

好好告别的黄甜，成为陈健
鹏的一颗启明星。不久后，他创立

了公益组织——— 济南市启明星生
命关爱中心。从2017年起，启明星
团队开始推广生死教育，目前已
拥有500多名志愿者，做过300多
场活动，帮助300多个有临终患者
的家庭进行安宁疗护。

最终为了“生死两相安”

2020年，陈健鹏收治了60岁
左右的结肠癌晚期患者董国良

（化名），他的生命还有两到三年。
两年后，抗肿瘤治疗到达一个节
点，董国良的病情急转直下。陈健
鹏觉得，是时候对董国良进行安
宁疗护了。但实际上，董国良在确
诊之初就开始参加启明星团队的
活动，早就接触过安宁疗护理念。

在启明星团队帮助下，董国
良列出了最后的四个心愿。首先
是减轻身体痛苦。2022年五一前
夕，董国良腹部积水严重，特别痛
苦。在省立医院B超室放假的情
况下，陈健鹏帮董国良联系到就
近的一家医院，成功插管将积水
引出体外。

在启明星团队得到很多关爱
后，董国良列出的第二个愿望是
回报社会，捐献遗体。但癌症晚期
患者的癌细胞全身转移，唯一可
以捐献的是眼角膜。跟很多中国
人一样，董国良的第三个心愿是
落叶归根。这些，陈健鹏都助其
完成心愿。

离世前，董国良曾悄悄告诉
陈健鹏，他已经接受自己即将离
世的现实，但与他感情深厚的妻
子一直无法接受，董国良的最后
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离世
后，启明星团队能够帮助妻子走
出哀伤。“安宁疗护不是在患者
生命终结的时候就结束，还要继
续安慰活着的人。”陈健鹏说，启
明星团队的心理咨询师留下了
董国良爱人的联系方式，经常跟
她交流。

董国良去世后，一天，陈健
鹏收到其爱人发来的信息：陈医
生，我最近特别思念丈夫，经常
半夜惊醒，觉得特别孤独和恐
惧。收到信息后，陈健鹏和团队
的专业人士上门，对她进行了几
次心理辅导。

“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生
死两相安，离开的人没有痛苦或
尽量少痛苦，有尊严地离开，活着
的人也不再有遗憾。”不久后，陈
健鹏再次收到对方发来的信息：
你们帮我打开了好几个心结，我
不再恐惧了。

清明前夕，AI数字生命从业者林志直呼：服务器压力好大！社
交平台上，AI“复活”亲人的相关话题，热度持续上升。在从业者林
志看来，AI“复活”技术不仅能承载对亲人的思念，还有更大用途。
不过这项新技术诞生不久，因未经授权擅自“复活”逝世明星等，也
陷入了伦理与法律的争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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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节，在缅怀
逝去的亲人时，我们该如何看
待死亡？

对很多医者来说，他们会
永远记住自己送走的第一个病
人。但陈健鹏印象更深的是他
成为医生两年后送走的一个病
人。惨烈，是陈健鹏对当时场景
的形容。

一位位患者的离世让陈健
鹏思考，一个人应该怎样离开？
是进行毫无意义的抢救增加病
人痛苦，还是让病人安详走完
人生最后一公里？一位位患者
的离世也让陈健鹏觉得，人不
应该像一只把头埋进沙漠里的
鸵鸟假装死亡不存在，而应直
面死亡，更好地活在当下。

陈健鹏（右一）致力于安宁疗护。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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